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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揭秘
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 22053 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 28000 余人

2012 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

《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

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 40 多年后

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
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
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为

‘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

前。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

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
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
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
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
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
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
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
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 1967 年
9 月 13 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
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
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
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
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
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
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
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
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
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了两张拍摄
于 1968 年 10 月的刘少奇照片。“他
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
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
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
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
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
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
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
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
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
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
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
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
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
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
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

个子女有了 20 余年的交往。同时，
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
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
勋回忆，1968 年 3 月以后，刘少奇吃
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条
腿走起路来只能拖拉着，勉强向前移
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
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
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
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 1968 年 4 月 12 日
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
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
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
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
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
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
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
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
人眼里并不作准。5 月 19 日的《情
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
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
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
时把两条腿穿在一条裤腿里，装疯
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
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
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
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
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
1968 年 7 月 9 日刘少奇病情恶化，
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
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
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

“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

月 9 日和 8 月 6 日，有关负责人两
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
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
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
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
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
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
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
记载，10 月 5 日，刘少奇哭过两次，
10 月 9 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
从 10 月 11 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
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
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
奇，自然很难知道 1968 年 10 月后他
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
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
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
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来反推一下它
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
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
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
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
查。刘少奇 420 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
美等人的案卷，共 570 卷档案。调查组
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
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
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
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
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
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
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
1966 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
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
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
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
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
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
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
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
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
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
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 年 3 月，随着“文革”的恶性
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
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
奇在 1927 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
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
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
美专案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
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
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
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
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

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
刘少奇从 1967 年 3 月开始，5 月加
剧，但直到 1968 年 4 月中旬以前，关
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
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
义，1968 年 4 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
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
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

“右倾”、关进秦城监狱 5 年的肖孟在
1979 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
等)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在调查、
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
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
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
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
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
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
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
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
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
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刘少奇曾叛变革
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
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
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
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
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 1929 年
在满洲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
在满洲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
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
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
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
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

‘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
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
这样，经过连续 7 天的日夜突击审
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
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
前后达 20 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
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

“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
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
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
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
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
到 1972 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
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
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
被错判的案件有 22053 件，因此而错
受刑事处分的达 28000 余人，其他受
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
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
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
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
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
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
而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
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 年 10 月，专案组将张重一
拘留时，他因肝癌恶化，病势垂危，

“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
“突击审讯”，在 27 天中审讯 21 次，
在张重一 10 月 24 日病危至 11 月 1

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
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 80 盘之
多。“从保存下来的 20 盘录音带中可
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
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
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囔声和审讯人
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
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成“终于迫使
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
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
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
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
几句话———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
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
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

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

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工作之故，自 1983 年便与王

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
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
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
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
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 年 10 月，中国北部边疆局
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
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
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
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
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 月 17 日晚，刘少奇躺在担
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
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
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
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
剧恶化。11 月 12 日撒手人寰。13 日午
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
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
得知，1969 年 11 月 13 日深夜，河南开
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

“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
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
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 1980

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
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
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
上世纪 50 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
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
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
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
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
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
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
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
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
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
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
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
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
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
“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
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
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
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
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
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
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
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
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
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
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
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
动群众批判。”

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
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
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
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
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
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
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
是发生在 1967 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
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
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了
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
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
活下去”。7 月 18 日傍晚，夫妻二人在
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
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
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
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
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这
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
后一句话。

（摘选自《小康》杂志，作者罗屿）

▲ 1980 年 5 月，王光美在护送刘少奇骨灰回京的专机上。（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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